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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视角下
中国人眼中的克里克

孙咏萍 1，郭世荣 2*

摘要 揭示了中国学界对弗朗西斯·克里克科学研究的理解和诠释；通过对“DNA双螺旋结

构发现”一系列纪念性学术文献和科技馆DNA活动的分析，展现了中国学术界对“克里克与

沃森于人类智力贡献”的缅怀；以克里克论著的中译本、特别是《惊人的假说》的多版翻译，呈

现了其著作在中国学者中的非凡认可度；通过盘点克里克与中国的互动，探讨了克里克科学

研究的世界主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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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史上，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
1916.06.08—2004.07.28）（图 1）是一位卓越超群的

生物物理学家。他主持的双螺旋 DNA结构的发

现、提出的分子生物学轮廓——中心法则（central
dogma）、论证的遗传密码理论与实验研究及为人

类意识领域创作的“惊人的假说”都已成为自然科

学、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学术经典。

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ewey Watson，
1928.04.06—）的《The double helix: A personal ac⁃
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1968）、贾 德 森 的《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

图1 爱尔兰艺术家R.巴拉为克里克创作的画像

（图片来源：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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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奥布的《The path to the double helix the
discovery of DNA》（1994）、雷利的《Francis Crick:
Discoverer of the genetic code》（2006）、奥 布 的

《Francis Crick: Hunter of life's secrets》（2009）等 5
本论著从不同侧面记载了克里克的科学活动和学

术业绩。2004年，档案学家贝克特（C. Beckett）发

表论文《For the record：The Francis Crick archive at
the Wellcome Library》，说明为保存克里克的“遗

产”，Wellcome Library是如何将克里克的生前文

献、通信照片等资料分类归档[1]以方便研究者查阅、

引用和研究的。当然，允许该博物馆收藏毕生之

作，再次证明克里克高瞻远瞩、胸怀世界。上述资

料囊括了与克里克直接或间接接触的第一手材料，

为深入研究克里克提供了珍贵的文本和音像资源。

2004年 7月 28日，克里克与世长辞，科学巨星

的陨落。来自英国剑桥和美国索尔克研究所等的

悼文纷至沓来，表达了对克里克一生功绩的赞美与

崇敬以及对其离世的悲哀和惋惜，《Nature》《Sci⁃
ence》《Cell》《Current Biology》等杂志发表了追思克

里克的讣文，回顾了克里克的生平、成就及科学贡

献[2-5]，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子生物学家李载平在

《生命的化学》2004年第 4期发表文章沉痛悼念克

里克的逝世[6]。

纵观克里克的科学人生，仅就其建立了分子生

物学基本框架之举便可断定其思维创新、贡献卓

著。他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学的前瞻性视野影

响了整个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乃至人文科学的历

史进程。艾卡迪（C. Aicardi）在《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
es》杂志发表《Francis Crick,cross-worlds influencer:
A narriative model to historicize big bioscience》一

文，被视为是对克里克的实证案例研究，证实克里

克一生涉猎多项研究领域、组织研究机构，是一个

跨多学科且横扫世界的影响家[7]。在中国，大、中、

小学的生物或自然类教科书中早已融入克里克的

研究成果——DNA、遗传密码和中心法则。然而，

在中国的学术界及社会领域，人们在理解克里克的

科学思想、学术贡献及其传承问题上经历了怎样的

通路尚不清晰。

本研究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视角解析中国学

者对克里克的历史贡献研究进路，具体从 3个层面

进行分析：在学术方面，基于文献研究，揭示中国人

对克里克科研成果的诠释；根据围绕“DNA结构发

现”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和发表的相关文献，厘清学

术界对“克里克与沃森于人类智力贡献”的缅怀及

为克里克从学术圈到公众视野起到的助力作用；以

《惊人的假说》（克里克著）中译本的多版发行，说明

中国学者对其作品的喜好程度。

1 学术研究——克里克的历史贡献

据中国知网（CNKI）统计，截至2019年底，在中

国以史学或哲学视角进行克里克研究的文献共 35
篇。这些论文与论著，分别站在科学史或科学哲学

的立场上研究了克里克在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和神

经生物学的科学活动。这些研究集中在 2个方面：

一是对克里克科学研究客观的史实进行梳理与揭

示，褒贬不一；二是对克里克在DNA、中心法则、蛋

白质、遗传密码及意识问题中突出的洞察力、科研

感觉、科学精神和整体科学人生的赞美，也有对其

理论观点的哲学思考与批评。其中，出现了 3项比

较系统研究“克里克贡献与传承”的科学史和科学

哲学类成果。

在科学史维度，《弗朗西斯·克里克对遗传密码

研究的历史贡献》（2012年）以克里克的原始论文

和相关学术研究文献等第一手资料为依托，系统再

现了克里克密码研究的理论成果[8-10]，在解析克里

克的科研人生的基础上将克里克的遗传密码观作

为研究主体，首次将克里克的密码研究细分为基础

性和综合性研究 2个层次[8]。这项工作也关注了克

里克密码研究的影响问题。分析了密码研究的一

系列焦点问题：多重码和反常码、无义密码子的再

编码、遗传密码的扩张、起源与进化。作为典型案

例，揭示了中国学者在遗传密码研究中取得的成果

——突变危险性密码理论，纪实理论形成的背景、

历经阶段和本质内容，分析和论证了克里克的密码

观对突变危险性密码理论的直接影响。突变危险

性理论起源于 20世纪 80年代，是一个成功的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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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当时在国际上影响较大。

《弗朗西斯·克里克意识观的历史考察》（2015
年）纪实了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克里克从“分子生

物学转向意识领域”的历史，以 1994年克里克完成

的《惊人的假说》为中心，对克里克的“意识观”展开

了历史性考证[11]。首先，介绍了克里克意识研究的

心路历程，并基于对《惊人的假说》全面而细致的解

读，概括和分析了克里克的意识观。克里克坚持

“还原论”（克里克指的是研究中应用了“还原论方

法”，而并非他认为自己是还原论者，二者是不同

的），极力主张用意识的神经相关物（NCC）作为基

础，将视觉觉知为切入口，从而获取对意识的科学

性认知。克里克倡导的用“科学实验”来研究“意

识”的观点，打破了过去意识研究所采用的“黑箱”

或者“类比”的方法策略。在意识问题解释上，克里

克的主张要比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有些优势。但

克里克“意识”思想的理论本身是存在一些局限性

的。该文给出了反对者的例证：塞尔反对克里克分

块研究的模式，认为此法不适用于进行意识研究。

查尔默斯则认为：克里克的意识研究仅仅停留在一

些“易问题”，却并没有涉及到意识的“难问题”。此

外，克里克还相对缺乏与哲学领域的跨学科沟通。

在哲学维度，《意识研究中还原论方法的限度

——评克里克的“惊人的假说”》（2001年）以克里

克《惊人的假说》为对象讨论了意识研究中还原论

方法的限度，指出克里克假说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完

全取决于神经细胞、胶质细胞的行为以及构成和影

响它们的原子、离子和分子的性质；克里克尝试运

用纯粹神经生物学的模式和方法去解释意识问题；

克里克这种激进的“还原论”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

响应，同时也不乏持批评态度的言论[12]。该文试图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还原论”方法

进行辨析，从而作出合理中肯的评价。研究显示：

克里克意识研究的合理之处在于他是这个问题“新

范式”的倡导者；在研究意识的时候，克里克秉持朴

素的唯物主义立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实践意

义和指导意义。其不足之处是在意识的“难解问

题”上，并未给出建设性的观点，从而致使他整体意

识研究的方法显得没有充分的解释力；克里克在

“可感受性”问题上，表现出悲观主义和不可知论；

另外，他重科学而轻哲学的倾向是有害的。

在中国，克里克的成就在各级教育的教科书中

提及较多，影响力得以彰显不容置疑。但收录克里

克的编著者为数不多（但只要包含分子生物学内

容，就会有克里克的名字），有W.普勒塞的《世界著

名生物学家传记》、赵功民编著的《自然科学史话外

国著名生物学家传》、于松编著的《影响人类历史发

展进程的 100位科学家》、程汉华编著的《在科学的

入口处 30位生命科学家的贡献》、郑艳秋的《基因

科学简史生命的秘密》。因此，体现科学家生物学

功绩的书籍编撰工作应进一步推进。

2 纪念“DNA结构的发现”

克里克蜚声科学界的标志是 DNA结构的发

现。CNKI中以“纪念双螺旋”为“全文模糊”查找的

文献有 811篇（图 2），这些文章或追忆DNA双螺旋

结构发现过程中 3个团队的竞赛，或焦点于推崇沃

森与克里克追求真相、无所畏惧的合作精神，或遗

憾于后人对DNA结构研究中团队力量的忽视，或

对“解开DNA结构的一段史实”的揭示与评价。

最早纪念双螺旋发现的文章是 1983年李载

平在《遗传工程》发表的《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

现 30年》，其中指出：“1983年正好是沃森和克里克

发表DNA双螺旋结构的 30年。这个工作的科学意

义是巨大的。”还介绍了在纪念双螺旋结构发现 20
年后的 1974年，《Nature》再次刊登 1953年那篇揭

示DNA结构的短文一事。毕竟，国际顶尖杂志将

图2 纪念DNA结构发现的文章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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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篇文章重复登载的做法在科学上是非常罕见

的，且还为其添加了“分子生物学时代已经到来”的

标语[13]。《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 30年》一文充

分体现了 DNA结构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重要

性，强调任何表型的存在、任何蛋白分子的存在，都

是由DNA结构决定的，阐明 30年前的DNA结构已

成分子生物学建立的根基。

1993年，为纪念 DNA结构 40年，中国生物化

学专业期刊——《生命的化学》刊登克里克与沃森

1953年论文的中译版——《核酸的分子结构——

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并组织出版庆祝DNA发现

的专辑。1994年，中国生物化学家、人工合成胰岛

素的发起人邹承鲁（1923.05.17—2006.11.23）作了

纪念双螺旋结构发现 40周年的重要发言：“40年
前，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开辟了分子生物学的

新时代，成为生命科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

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许直到今天

我们还不能充分理解和完全看清。”邹承鲁利用

DNA结构，引出前沿研究——基因和蛋白质工程，

激励中国生物学者以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为提

高人类物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14]。

2003年是 DNA结构发现 50周年。冯永康在

《科学》杂志2003年第 2期发表《生命科学史上的划

时代突破——纪今DNA双螺旋结构发现 50周年》

一文，再次回顾DNA 发现中生化学家、物理学家和

化学家的贡献，以及科学发现中竞争与合作、双螺

旋曲折历程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15]。《遗传》杂志在

2003年第 3期也发表多篇文章缅怀这项划时代的

重大发现[16-17]。昌增益在《科学画报》2003年第 6期
发表《改变生物学进程的DNA双螺旋结构——纪

念DNA双螺旋模型发现 50周年》。北京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与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原准备在 2003
年 5月共同举办“生命科学改变世界”的系列讲座，

筹划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朱作

言，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董事长潘爱华以及瞿礼

嘉、朱圣庚、樊启昶等教授做精彩讲演，因客观原因

未能如愿，后来《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将部

分讲演内容在“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 50周年”

专栏发表[18]。

2013 年是 DNA结构发现 60周年。付雷在

《不再陌生的 DNA——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

60周年 》指出：自DNA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

代的 60年来，生命科学已经进入了后基因组时代

——揭开基因的功能秘密，蛋白质组学、功能基因

组学等成为生命科学的热点问题；在新时代应融合

DNA与医学、法学、食品安全问题的联系。该文陈

述了DNA的影响力，并根据中国科协组织开展的

公众科学素质调查结果，呼吁让DNA进一步走进

公众[19]。

相关文章的发表和纪念活动的开展令人激动

振奋。这在肯定克里克与沃森功绩的同时，也促进

了中国读者了解DNA，认知科学家的智慧、洞察力

和勇闯科学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风范，让更多的中国

人了解克里克，进而推进了克里克从学术圈走进公

众视野的进程。

在中国，科技时代的飞速发展与人们日益增长

的科技文化需要催生了各地科技馆相继兴起。

DNA走进科技馆也为公众了解克里克起到了积极

作用。2009年，世界最高的室内单体雕塑——“生

命螺旋”亮相中国科学技术馆一层南大厅，这一高

47 m、直径 6.4 m，由人体组成的巨大双螺旋雕塑造

型，表现了DNA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础及其造

型之美（图 3）。2016年，重庆科技馆进行科普生命

图3 室内单体雕塑“生命螺旋”

（图片来源：笔者自拍并作过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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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疯狂DNA活动”。2018年 2
月，上海科技馆 STEM科技馆奇妙日，开启DNA探

秘之旅。

2019年 5月 18日，生物谷门户网站在“揭秘生

物谷十景”推介了大连双迪国际DNA健康科技馆，

这是国内最大的一家由民营企业投资兴建的以生

命为主题的科技馆，是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国际DNA与基因组活动周的永

久会址。这里集生命科学、科普展示、互动娱教、企

业文化于一体，通过幻影成像、裸眼 3D等现代声光

电展示手段，引领参观者遨游在生命科学的殿堂，

探索奥妙无穷的健康世界。因此，DNA健康科技

馆更被赋予“生命意义”这一独特的内涵。

3 克里克著作的中译本

克里克在细胞质、蛋白质、DNA、遗传密码和人

类意识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Nature》
《Science》《PNAS》及以定量生物学著称的冷泉港实

验室承办的一些期刊上,其学术专著主要有 4部：

《狂热的追求》《论分子与人》《生命：起源和本质》

《惊人的假说》（图 4）。除《论分子与人》外，其他 3
部都已有中文译本，销量可观。《惊人的假说》被视

为心理学、神经生物学和哲学领域研究生的教材和

参考书。这些研究论文和专著汇聚了克里克的学

术思想，凝练了克里克的科研精神。

克里克虽没来过中国，但是对中国的“生物学

发展”给予了很大期望。他对东方中国表示出强烈

的兴趣，可惜身体不便，已无法作国际旅行了，但他

还为《狂热的追求》和《惊人的假说》中译本真诚地

做序。

1994年，吕向东和唐孝威合译的《狂热的追

求》（原著在 1989年问世）中译本出版，副标题为

“科学发现之我见”。克里克自认为这是一部不完

整的自传体式书籍。他在序言中谈到：“我很高兴

这本书能被翻译成中文，这使它的内容更容易为中

国的读者所了解。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我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对现代科学做出

巨大贡献。”“今天，进行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是如

此之多，每周都有众多引人注目的文章从大量的科

学期刊中涌现出来，申请资金的竞争也比以前激烈

多了。世界各地都在召开重要的会议，以致那些最

有成就的科学家被迫非常频繁地旅行。即使是在

他们自己的实验室中，电话、电传及电子邮件也以

日益增长的速度潮水般涌来。极少有人能像我们

在 20世纪 50年代时那样以一种宽松的方式从事科

研工作。也许在中国，科研工作仍然能够以一种不

那么紧张的方式进行。不过我担心即使现在如此，

这冲情况也不会持续太久。生物学的复杂性和我

们在揭示所有分子细节过程中的成功将使我们不

可避免地面临数量巨大的实验结果。”[20]由此，克

里克已经预料到中国的生物学科研工作也一定会

进入数据剧增、节奏变快的境地，结果所言极是。

克里克在《惊人的假说》（汪云九等译，原著

1994年完成，中译本有 1995、1998、2002、2007和
2018版）（图 5）序言中表达：“很高兴《惊人的假说》

一书已被译成中文。这使得它可以供许许多多有

学识的中国读者阅读。这本书是为对意识问题感

兴趣的非科学界人士，同时也为科学家，特别是那

些具有一些神经科学背景的科学家而著。”“我希望

这本译著能够引起中国读者在意识问题方面的兴

趣，并且能鼓舞其中一些人对这一困难且具有极大

魅力的课题开展实验研究。”
图4 克里克的专著

图5 《惊人的假说》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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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云九等译者在《惊人的假说》中文序言中进

一步对克里克的研究兴趣、分析方法、其引出问题

的意义及影响做了指导性说明，指出克里克是学界

泰斗，在继分子生物学框架构建结束后，克里克又

一次站在科学的前沿，把他的注意力转到对人类意

识奥秘的探索上来。克里克决定要揭示脑的复杂

性，他选择了视觉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作为突破口。

对大脑究竟怎样“看”东西，他作出了科学分析，内

容翔实、妙语横生，令人信服[21]。在科学史上第一

次明确提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够解决意识问题

的人就是克里克。

《惊人的假说》与《生命是什么》（E.薛定谔著，

罗来欧、罗辽复译）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
“第一推动”丛书中生命系列仅有的 2部书。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对“第一推动”给予很高的评价：精

选了一批真诚体现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真谛

的世界级名著，目的是传播科学的精神与思想，从

而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技发展，对全民进行新的

科学启蒙、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为中国的进步作

一点推动。因此，由《惊人的假说》被“第一推动”丛

书选中可见克里克的理论在中国学界的认可度。

《惊人的假说》的连续翻新再版也充分证实了中国

读者的认同与喜爱。

1993年，中译本《生命：起源和本质》（王淦昌、

姚瑷译，原著完成于 1982年）出版。译者在“前记”

中指出：“本书是 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所著，它向广

大读者展示了精深广博的科学知识和惊世骇俗的

想象力。”[22]显然，一位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的科学大师突发奇想、举重若轻地对生命起源的本

质展开了惊世骇俗的探索，并由此引出了对当代科

学技术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其中涉及到宇宙学、天

文学、生物学、地质学、细胞学、化学、物理学、统计

学、甚至工程设计等多个方面），肯定更能吸引读

者，内容也确实异趣横生。该书在深入浅出的叙写

中，展示了克里克广博的科学知识、丰富的科学想

象力和非同寻常的科学张力，堪称一部美妙的科普

读物。

1993年 12月 6日，《生物工程进展》杂志在

1994年第 1期刊登了克里克致“中国生物工程学

会”的贺信全文[23]。该文中，克里克表示他相信在

生物科学的迅猛发展中，中国应该能够担当起重要

的角色，他特别希望中国在由DNA结构、DNA重组

与测序技术造成的生物产业迅速发展的形式下，中

国学者能够在医学界、发育生物学及对脑的研究等

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克里克还表达：“随着

世界人口的增长，人们从人类长远的利益考虑，维

护世界生态系统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自

然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表明他对生态

环境、生物伦理问题具有先见之明。克里克还指出

“生物学知识的普及不只对专业人员而言，而且应

包含在大众教育中”，期待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能强

有力地支持中国的生物学教育、研究及技术开发。

可见，克里克的专著被翻译成多版中文出版，

这说明了中国学者对其作品的需求。而从克里克

与中国学术出版的互动、寄语及对中国学术研究的

期待，人们应该可以感受和理解：一个自然科学家

所持的“研究无国界，每一个国家的研究者都应该

担当历史重任的”世界主义格局。

4 结论

克里克的传记作者雷利（M. Ridley）认为：“克

里克（1916.06.08—2004.07.28）可与伽利略（1564.
02.15—1642.01.08）、爱 因 斯 坦（1879.03.14—
1955.04.18）齐名。”[24]的确，伽利略、爱因斯坦、克里

克的名字势不可挡地走进了全世界的相关学术著

作、教材、杂志、报纸和各级媒体。

“伟人研究”是科史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科学发现历程、科学家精神、科学史公案等议

题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学术界研究者不同的

研究旨趣。如果若干年后“人们要不要再研究伽利

略和爱因斯坦？”这一问题可以得到“要研究”的答

案，那么从史学视角“去继续研究克里克”当然是毫

无疑问的。比如，发生在科学家身上的历史事件固

然定格了，但随着时代的更新变迁和不同编史学方

法的兴起，人们可诉诸语境论历史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25]，“历史的内在生成与演化”去思考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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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历史动态[26]。

伽利略、爱因斯坦和克里克三者生活的年代显

然不同，但他们的历史贡献都为自然科学理论与实

验体系的发展、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延续产生了超越

其自身领域的广泛影响。开启实验物理征程、相对

论和DNA这些冲破传统思想束缚的发现与创造引

领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众

对科学家成果的认可、科学思想的领悟与传播会伴

随据此引起的社会变革、公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社

会各方面条件的跟进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对科学

家“贡献与传承”意识也一定会随着素质教育的推

进而增强。

相关中译本畅销书在克里克成果的传承中起

到了有益的作用。《双螺旋——发现 DNA结构的故

事》（J.沃森著，刘望夷译，1984）、《20世纪的生命科

学史》（G. E.艾伦著，田洺译，2000）、《生命科学史》

（L. N.玛格纳著，刘学礼译，2001）、《创世纪的八

天》（F. H.贾德森著，李晓丹译，2005）、《通往双螺

旋之路——DNA的发现》（R.奥尔比著，赵寿元，诸

民家译，2012）、《遗传密码 14位遗传学家的探索与

发现》（L.杨特著，邹晨霞译，2014），这些著作都以丰

富确凿的历史资料，以不同的角度和主旨、谨慎而

中肯的语言，遍及克里克在 DNA、遗传密码、中心法

则和人类意识问题的科学足迹，吸引了越来越多热

爱生命科学史和希望深入了解克里克的中国公众。

当然，克里克传承的科学成果、理性、智慧、执

着与远见卓识的科学家精神对后世同样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世界性的，更为中国生物

学、物理学和化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交叉学

科、基因工程和技术的正向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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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Francis Crick: From a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bstractAbstract From a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study done by Chinese scholars on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Francis Crick is interpreted in the paper. First of all,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Crick's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s revealed. A series of commemorative articles and DNA activit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reflect the academic community's memory of "Crick and Watson's intelligence contributions
to humankind" and enhance Crick's recognition and popularity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to the public's vis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Crick's monographs, especially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Amazing Hypothesis", show the degree of
Chinese scholars' preference for Crick's works, and the Crick's interactions with China demonstrate the cosmopolitan style of his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Keywords Francis Crick;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peer recogn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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